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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山水清音（中国画）
曹心源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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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天天临近，踏上长征路三个
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此时的
天气，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即将到
来的是农历猪年，在老百姓眼中，应该是
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
方，是沿长江布防的上百个团的川军；身
后，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
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湘江血战，8.6万人的红色大军锐减
至 3万余人。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
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
中，选择了刚过了 42岁生日的毛泽东。
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
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
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一
一路征战，伤兵日增，隆冬时节，缺衣

少弹。此时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
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
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区又难以建立根
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各
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
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
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
少。1935年 1月 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
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
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
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
防麻痹、蒋介石的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
避敌锋芒，悄然过江。

北渡长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
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4个军团和
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红
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
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
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
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黔
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
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
已经让这位“四川王”难以应付，刘湘显然
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
部得以立足，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
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
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
团、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于 28日晨在土
城以东给追来的川敌约 4个团以决定性
打击。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雨雾中打响。
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突然发
现，川军原来不是情报中所说的4团，而是
6个团，还有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正源源
而至。并且，原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
川军，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

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中革
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
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
此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子弹

还不足 10发的红军陷入严重危机。红
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
线指挥——这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
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绝不是一只温
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
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
土，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轻士兵一样端
着机枪冲入敌阵。那是一场真正的恶
战，山谷之中，尸横遍野，已经分不清到
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
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
长文年生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
杠坡参战部队中，20年后出了 200多名
开国将军。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
连夜命令部队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
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
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
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
“四渡赤水”序幕，就此揭开。

二
如血残阳中，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

城南 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
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
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
可闻，故称“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
是一个不足 400人的小村庄，汉、彝、苗
杂居。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的日子苦
不堪言，除夕之夜的爆竹声稀稀拉拉。
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
东直接送给了伤病员。

雨，淅淅沥沥。毛泽东的心情也像这
阴雨天。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核
心领导层，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
仗就遭重创，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
方损失均为三千。然而，在敌我力量如此
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
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
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若干年后，毛泽
东对土城之战依然难以释怀。1956年9月
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
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
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三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不同，进入人生

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
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兵败赣
南到惨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流徙千里,
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在蒋介石
看来，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
万大军团团围住，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
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了。按照他的“攘
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
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 1

日——春节前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
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
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
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
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
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
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
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国民党大员细商对
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
在他的“美庐”别墅下达了《重行悬示匪
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
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
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
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
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
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
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
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
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
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
级者各奖二万元。”

四
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 2月 15

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民国日报》，自然
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
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
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未尽事宜。大年初
二，部队向云南信威境内转移。当天晚上，
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
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
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
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周恩来后
来回忆：“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鸡鸣
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
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
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也就是蒋介
石下达《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
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
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
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
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
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
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决
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
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
征以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困境。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
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
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中央
领导更迭和全军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
议的重要续篇。

五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

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红军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
的《长征歌》这样唱道。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整整
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合签署的《关于
各军团的缩编的命令》随即发出。中央
红军由 30个团缩编为 17个团，机关和后
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
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
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
等等编入作战连队。整编后的红军一个
团的兵力达 2000人之多，相当于整编前
的一个师。

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红四师师
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红十团任团
长、政委；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红十三团
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另一
位师长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
长。而团长、团政委则改任营长、教导
员。四师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回忆，当
团政委杨勇告诉他九连解散，将他调至
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他大吃
一惊。谁知，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自
己这个班的另外9个人，都是曾经与他一
样的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

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
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
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
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长征开
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

六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

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
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
趁着国民党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
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
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一个团
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
日至 21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
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之内歼灭和击
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 2个师又 8个团，
俘敌3000人。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
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
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 1800 余人
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果真
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马蹄声碎。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
中，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
张爱萍怀中。“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
张爱萍后来回忆，开始还以为是参谋长
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
汩汩冒出，才知道他中枪了。”邓萍是平
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长征途中牺
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
策马而至，登上娄山关，吟出又一首名
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年春节
■贾 永

米拉山记：出拉萨一路向东，沿途
诸山，当以米拉山为第一。米拉山亦称
芒雄拉，藏意为“神人山”，是拉萨与林
芝的天然分界。山不险峻，亦不绮丽，却
有天地大美不言之意境。时冬寒料峭，
有风变云幻，扯风马经幡飞舞飘动。有
流淙泠泠，分尼洋河拉萨河东西两路各
奔雅鲁藏布江。有游人驻足，或尽情欢
跃，或拍照留影。然此地空气稀薄，终会
觉头重腿轻，飘飘然真如神人一般。

王国维《人间词话》将词文意境分
为有我与无我之境，言有我之境，以我
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
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余
入藏地奉职十数载，其间往返此垭口无
计，常觉人在自然间，也可分为有我与
无我之境。驻藏军人将生命交与生死之
地，是一种真正的无我之境。那朴素人
生宛若米拉山口猎猎招展的风马经幡，
虽默默无语却是绚烂多姿多彩。

莫洛沟记：出米林向西再向南不足
百余公里，为莫洛沟，是喜马拉雅山脚下
一处绝美胜境。沟纵深而山水环绕，终日
有风，风熏人而有如醉酒；四时有花，花
袭人而有如情浓；常年有雪，雪撩人而恰
似簇簇雪莲；夜静有月，月映人而好比银
盘垂顶。然此地风花雪月之绝胜，并不为
游人知，亦不见文人记，甚至连莫洛沟藏
文为何意，竟也无人知晓。今得寻访，沿
沟而入，却也只见山茫然而无色，树郁然
而无声，水浩浩然而无文。更有乱石嶙
峋，泠淙飞沫，冰瀑悬针，独不见所言之
风花雪月，可见此绝境只是边防官兵心
头之念、之想、之梦境也。

古人言境，有出入说。入乎其中，出
乎其外。又云：山有色，岚是也；水有文，
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想必莫洛沟
的风花雪月也是一种韵致，是被西藏军
人浸入骨写于心的。不然，不见风状，怎
能体会风味；不见花形，怎能感受花意；
不见雪飞，怎能仗剑倚马；不见月圆，又
怎能行吟边关。这是大境界，是大韵致，
在此大境界大韵致面前，很多有关风花
雪月的诗词歌赋，都不足道，是为记。

德姆拉记：由林芝沿国道东行近千
里，视野通透者，莫若色季拉。可观云海，
可看日出，尤以览南迦巴瓦峰为佳。景色
独秀者，莫若鲁朗。可见林海，可望雪峰，
尤以瞰云环岚佩为佳。山水奇绝者，莫若
波密，可听泉鸣，可聆瀑溅，尤以闻江急
流湍为佳。风光秀美者，莫若然乌，可睹
冰川，可观微澜，尤以察湖光山色为佳。
唯德姆拉黯然。是时过午，但见山野荒
芜，草木枯败，冰雪掩路，风嘶寒凝。其状
不可谓不险。连鹰隼狐犬也尽露其狰狞。
然驻藏军人对此会心为深，言巡逻路上
风光无限，常最是险恶过后。果真，翻过
德姆拉进入察隅境内，眼前葱葱绿绿，竟
别是一洞天。

古人云：“诗能穷人。”又云：“诗非
能穷，穷者而后工也”。是说体悟各种苦
难方能写出真诗。予以为，驻藏军人虽
然多不善为文作诗，亦不善言花语巧，
却是自然环境的主人。他们能轻视身边
之险恶，故能随险恶共风月。他们能重
视身边之险恶，故能与险恶齐忧乐。他
们更能蔑视身边之险恶，故能和使命同
呼吸。这是一种大境界，是一种真性情，
是真正用热血和生命写字的诗人。

嘎隆拉记：嘎隆拉为波密与墨脱交
界之垭口，其风变云幻，冰鉴湖泻皆为
奇绝。十年前吾两次徒步墨脱，皆由多
雄拉入，皆为嘎隆拉出，故能常常忆起。
有风森森然，虽是夏风，却如龙吟虎啸。
有泉幽幽然，虽是林泉，却如石穿鼓响。
有瀑叠叠然，虽是飞瀑，却如蛙鸣于耳。
有湖洁洁然，虽是冰湖，却如明镜高悬。

但恨六月飞雪，九月冰坍，时不能将嘎
隆拉美景揽于怀中。今日乘车由波密穿
隧道过嘎隆拉，虽通畅便捷，却没了往
日的奇绝胜景，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人生多有憾事。比如军人，万家灯明
之时亦是边关军人巡逻站岗之时。春节团
圆之日亦正是边防军人轻离分别之日。故
纳兰容若有词云：“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
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春
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
恨未消。”词家说，这是纳兰写给闺中人
的。予以为，这也可看作驻藏边防军人之
真实写照。真的人生便是有憾中的无悔。

背崩乡记：墨脱为藏地秘境，其美
妙不可言。然背崩为墨脱仙境，其幽极
不可言。出县城南行不足 30公里，至背
崩。有青黛卷帘，薄雾缠纱，山岚袅袅，
可谓幽也。有雨林绕藤，青苔挂树，石斛
悬枝，可谓幽也。有桫椤张伞，红豆寄
思，兰香传情，可谓幽也。有飞流淙淙，
叠瀑绵绵，蛙鼓声声，可谓幽也。有毒蛇
出没，猿猴攀爬，黑熊留迹，可谓幽也。
有云垂绝壑，雨打芭蕉，鸟鸣翠谷，可谓
幽也。背崩守边官兵言，此地蚂蟥也涂
有一层迷彩伪装，专袭身着迷彩的军
人，这厮不能不说是幽得十分极致。

究其实，背崩乡之幽是可以入画的，
为酣笔大写意。画师陆俨少言好画标准有
三：一为气象，二为笔墨，三为韵味。可谓
入骨入髓。背崩之幽有气象，境古意远而
不故作高深，故为墨脱官兵所喜。背崩之
幽出笔墨，变化万千而不失章法，故为墨
脱官兵所敬。背崩之幽亦韵味十足，风姿
绰约而不矫揉造作，故为墨脱官兵所恋、
所爱，所不忍割舍。或许，墨脱官兵是把自
己也绘进了这幽深的水墨画中了吧。

南伊沟记：但凡名山大川，多以色绝
奇险为胜。然南伊沟无色，色为四时应
景，冬有飞雪，夏有烟雨，春有花红，秋有
枯黄，仅此而已。无绝，绝为天地所赐，鸟
皆语，花皆香，树皆有影，风皆有声，不过
尔尔。亦无奇，奇为山河面目，是雾必锁
谷，是云必缭绕，是河必流淌，是瀑必飞
溅，可谓平凡。更无险，险是心中自疑，闻
急流如临渊，望绝壁似刀削，见树摇鸟飞
以为崖裂石崩，其实无妨。然此沟能如此
吸引游人，全因了四时交错，冬有夏云，
夏有冬雪，春有秋色，秋有春光。对此景
象，唯边防官兵最为淡然，曰：真的色绝
奇险，是在巡逻的路上。
《诗经·蒹葭》有云：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讲秋景，讲
秋思。南伊沟在米林县南五六公里处，有
藏地药王谷之誉。时为冬末，却寓春来。
春思伊人，这沟分明是起给驻藏边防军
人的。因为内心从容淡定，他们能将南伊
沟的美景视为平常。因为内心的强大与
坚韧，他们又能视边防的艰苦寂寞为美
丽。美丽的人生，非边防军人莫属。

林
芝
六
记

■
郭

岚

在我的家乡——果寨村小学的院子
里，生长着一株我心中的圣树——古唐
槐。它就像一位仙风傲骨的智者，以其
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倔强不屈的品格，一
直激励着我，至今都让我崇慕和怀念。

40多年前，我在这里念初中，一年四
季都与这株历经沧桑的古槐相依相伴。这
里曾是我启蒙和涵养心志的殿堂，也是我
记忆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迎来了“知识
改变命运”的春天；从这里，我走向了远方，
走进了绿色方阵，走入了儿时的金色梦想。

每次回乡探亲，我都会来这里仰望
一下这株古槐。看看它的长势，抚抚它
的躯干，听听风叶声，忆忆儿时情。

尽管当年低矮简陋的校舍变成了宽
敞的楼房，四周空旷的原野也盖满了民
宅，可无论怎样变化，这株古槐树一直得
到了村民们的精心呵护，如今依然枝繁
叶茂，傲然挺拔。粗大的树干上，伸展着

两个犹如巨大臂膀的分枝，分枝上又冒
出密密的枝条。看到它如此生机勃发，
让我由衷地欣喜和感动！

据说，这里为始建于北齐天统年间圆
通寺的遗址，曾占地20余亩。当年，寺院
内古木参天，紫烟缭绕，梵音和鸣，度化一
方。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在寺院的旁边还
有一处私塾。唐朝名相宋璟，元朝户部尚
书马享、太史令郭守敬，明朝右副都御史
朱正色以及进士韩焘、马之服等，早年时
期，都曾受邀来到此地讲学授道，私塾也
因此一度盛名远播，英华才俊络绎不绝，
可谓人杰地灵。

令人痛恨的是，日本人入侵中国，圆
通寺被鬼子兵放火焚烧，连同古树、私塾
都被燃着了。古寺和私塾被夷为平地，
荡然无存，镇寺之宝——紫金铂铜佛像
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大火熊熊燃烧
的时候，也许是苍天有眼，竟然下起小
雨，树枝上的火也被慢慢浇灭了，留下几
个光秃秃的树干和残损的枝干。过了两
年之后，其中一株残损的槐树悄然冒出
了新芽，神奇般地复活了。这就是唯一
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这株古槐，如今树
根、树干上的焦痕还隐约可见。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在原址上建
起了中心学校，成为十里八乡孩子们心
仪向往的学堂。槐树底下，还有一口古
老的水井，井水清冽甘甜，汩汩不断地滋
润着莘莘学子的心灵。

在岁月长河里，这株古槐树不知经
历了多少暴风骤雨，熬过了多少烈日酷
暑，刻录了古老生命历经沧桑的印痕。
树干的上半部已腐朽了两个大洞，躯干
和分枝满是疙疙瘩瘩的木瘤，一些树枝
分叉处还有断裂的痕迹。在时隔 80多
年之后，古槐以其沧桑的傲骨，依然在无
声地控诉着那场残暴所带来的灾难。据
园林专家鉴定，这株古槐有上千年的树
龄，现已成了村里的地理性标志。省里
还将这株古槐列入名木古树名录，挂了
牌，立了碑，建了档。

如今的古槐，树围很粗大，要四五个
成年人手牵着手，才能合抱得拢。修长
的枝干伸展开来，直径可达40多米，密密
层层的枝叶遮天蔽日，就像一把撑开的
巨型太阳伞，大有独木成林之势。

每年初春，一夜春雨后，几朵素雅洁
白的小花便开始舞动着妩媚在风中摇曳，
在绿叶的映衬下，宛如一朵朵娇艳的白
莲。当夏日来临，花儿竞相绽放，茂密的
树冠被裹在一片洁白之中，犹如戴上了圣
洁的王冠，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缕缕幽香。
盛夏时节，同学们都喜欢跑到树荫底下，
或下棋纳凉，或诵文背书，或歌唱舞蹈。
那一刻，古槐含笑不语，像我们的导师，又
像我们的友伴。到了金秋十月，层层叠叠
的金黄色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流金溢彩，
将校园装点得像童话世界般美丽。我常
常站在树下凝思幻想，憧憬未来。

如今，圆通寺已难觅踪迹，但作为见
证古刹曾经存在的这株千年古槐，依然
扎根并傲然屹立于此，把承载的千年厚
德传承并赐福于虔诚守护它的一代又一
代子孙。

我深深地崇慕这株古槐。无论是严
寒霜雪，还是盛夏烈日，它总是神采奕奕，
给人以勇气和力量；尽管它遭受过侮辱与
摧残，但它坚韧不拔与命运抗争的品格，
怎能不叫人景仰与礼赞！

古槐幽情
■白恒昌 信号灯

■巩怀书

像忠诚的哨兵

在阵地上立正

撒出的波束

如梳如篦

梳理晚霞晨风

把天上的尘埃

梳篦得干干净净

红色信号灯

忽闪忽闪

犀利的视线

在高空打个结

在低空绾个扣

织成一张大网

紧紧兜住和平

戈壁行吟
■陈海强

辽阔的戈壁滩上

风在寻找大地的尽头

鸟在丈量蓝天的高度

跋涉千里的我啊

来到这里，认识这里

像爱一位女子一样爱她

像写一首诗歌一样写她

在这个诞生黑骏马的地方

也将诞生

持枪漫游的诗人


